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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陈老六是个顶级神枪
手，在玩枪上绝非等闲之辈。他
是北方人。年少时，他去天津当
过好几年特种兵，专门训练过射
击和拳脚功夫。

他悟性好，加之勤奋苦练，进
步飞快，枪法精准。目标射击，他
百发百中，几乎达到炉火纯青、出
神入化的境界，是学员中的佼佼
者。

而 且 他 为 人 老 实 、聪 颖 、幽
默，处事老练。曾被保送到军校
深造，技术方面颇有造诣，深受上
司赏识，每当教官在靶场上进行
射击考试时，他的成绩次次非同
凡响。后来他又被派到北戴河陆
军集训队作为重点特工人员，进
行过强化训练。结束前，部队进
行实弹射击比赛，他的成绩同样
名列前茅。尤其是短枪射击，不
论是八英、毛瑟或鲁子，快慢机，

以及其他盒子枪等等，他都用得
十分娴熟。他左右开弓，弹无虚
发，被队友们誉为第一神枪。圈
外人则称他超级神枪！而且，他
还是一位有名的机枪手呢！中越
反击战时，他担任过侦察兵特别
小分队队长，立过战功。回国后，
他在工厂搞保安工作，后来下岗
了……

二狗子一看急了眼，赶忙放弃
跪在地下的少年。二狗子将少年
按在地下的目的，是让陈老六好
射击的，那知情况突变。待二狗
子回过神来，慌忙掏枪时，已经晚
了百分之一秒。陈老六身子一
旋，顺势一枪，像梅花绽放，正好
装点在二狗子脑门上的眉心处，
二狗子恶骂一声“狗日的”，也乖
乖地躺下去了。

一瞬间，邪恶被颠覆了。风平
浪静！

一瞬间，陈老六成了正当防卫
和见义勇为的胜利者。热血沸
腾！

“小兄弟，快起来！”陈老六急
切地呼唤着。

那个被五花大绑的少年，一直
跪在地下，冥冥中好象听见几声
枪响，原以为自己早就没命了。
听到陈老六的喊声，他才猛然意
识到自己还活着，但他不明白发
生了什么事情。待明白事件真相
之后，他跪在地下，抱着陈老六的
双腿，嚎淘大哭。

“别哭，俺们去公安局自首！
快！”

此时，天空一片灰暗，山野一
片宁静，四周像是暗藏着许多杀
机！陈老六不敢耽搁。他急急忙
忙的带着少年，惶恐不安地驾驶
着自己的出租车，在崇山峻岭中
奔跑！

第 一 神 枪
□ 湖 广

这是一个既恐怖，又幽默诙谐
故事！

二狗子按照老大张龙下达的命
令，将一个五花大绑的少年，用力按
住跪在地下。这少年看上去最多也
就十五六岁样子，瘦瘦的，个子不
高，眼睛很小，头发挺长，满脸乌黑，
很像个街头上的流浪儿。

“陈老六，你知不知道今天夜里
把你带到这荒山野岭来是干什么
吗？”张龙拍着陈老六的肩膀问。

“啥？”陈老六轻轻的嘀咕了一
下。他刚才在路上，挨了张龙的批
评，有些紧张，脸孔发烧，不敢大声
回话。

此时，陈老六估计，可能已经
是午夜两点多钟的样子。天空跟
来时一样，仍然黑黢黢的，没有星
星，没有月亮，五步以外就什么也
看不明朗，只能见些山和树的黑
影，黑影像魔鬼一样暗藏在四周，
挺恐怖的，令他不安，头皮发麻。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这小崽
子给我毙了！”

“啥？龙哥，你说啥呢？毙人？
这也算任务吗？”陈老六仍然轻轻的
嘀咕了一下。脑子像手榴弹爆炸似
的，轰隆轰隆地响：这叫啥事呢？事
情怎么来得这么突然、猛烈？事前
一点征兆都没有呢！

“如果你不毙他，我就要毙你！”
张龙将一把手枪往陈老六面前

猛的一下杵过来，“看你怎么说吧？
快点哩，时间不早了哩。”

张龙的气势好压人啊！命令
一道比一道严厉。

但是，陈老六不敢接枪。他身
体开始战栗。他说：“龙哥，你莫吓
唬我呗！你把枪给我干啥呢？俺
可不敢枪毙人。国家法律是有规
定的啊！这是犯大法、死法的嘛！
俺可不敢！俺真的不敢做这种犯
罪 的 事 情 。 未 必 你 不 想 让 俺 活
了？想让俺去坐牢、吃‘花生米
’？其它的事儿，你叫俺陈老六做
什么，俺就做什么。”

“放屁！我要叫你死，现在就

死，你愿意吗？”
“龙哥，俺的好龙哥，你到底在

说啥呢？俺咋听不懂呢？你平日
并不是这个样儿的嘛！今天是咋
啦？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
事 情 ？ 跟 谁 吵 架 了 ？ 老 婆 骂 你
了？可你再不愉快，也不能叫俺做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嘛！”

张龙把眼睛一翻，露出一片刺
人的白光，显得十分狰狞。他把枪
猛的一下杵在陈老六太阳穴上，
骂：“狗日的，你敢在我面前胡说八
道，老子打死你！”

“ 啥 呢 ？ 俺 可 没 说 什 么 嘛 龙
哥，俺只是说不能违法！”陈老六的
两只腿一抖 ，差点吓趴在地。他
原本是个幽默和气的人，此时却吓
得背心凉飕飕的，面色如土。他赶
忙央求说：“龙哥，俺家中还有六七
十岁的老父老母呢，还有没长大的
两个娃娃呢，你可不能枪毙俺啊龙
哥，俺是好心劝你呗！”陈老六换了
一口气又说，“龙哥，俺是个忠厚
人，是个老老实实干活，安安静静
过日子的守法公民，俺只会做好
事，不会做坏事，你看俺说的是不
是呢龙哥？放了俺吧龙哥！”

“老子就是因为看中了你的老
实，想留住你，才要你这样做的，懂
不懂？”

“龙哥，谢谢你就别抬举俺了，
你越是抬举俺，俺就越是不敢。放
了俺吧龙哥，放了俺吧！”

“那你就接过枪把这个跪在地
上的臭小子崩了！他是个小偷，我
特意绑来给你练手的。”

那少年是不是小偷，到底偷了
些什么，陈老六一点都不知道，也
没必要知道。只见他一个劲地扭
动着身子往地上磕头。那意思看
得出来，分明是在向张龙和二狗子
求饶，但说不出话来，嘴巴早已被
他们用粘胶封住了。

“龙哥，求你放了俺吧！不要
逼俺做这种没良心的坏事呗？这
是要遭天打雷劈的嘛，我真的不
敢 ！ 我 的 良 心 也 不 会 让 我 做 坏

事。龙哥，你要做就自己做吧！不
过俺劝你还是不做为好。你若做
了，警察是不会放过你的。警察挖
地三尺，也会把你抓到的嘛！”陈老
六快要哭了，“龙哥，俺的为人与你
不一样，你胆大，我胆小，没有必要
逼 俺 做 这 种 犯 大 法 死 法 的 事 情
嘛！放了俺吧龙哥，俺给你作揖、
下跪啦！”

陈老六说着说着，两腿一软，
咣的一声，情不自禁的跪了下去。

“啪！”张龙使劲掴了陈老六一
记耳光。好重哇！嘴巴差点打歪
了。“狗日的，别不识抬举！你不枪
毙他，老子就枪毙你，看你是不是
真的不想活了？”

“你别打俺嘛龙哥，你实在要
打就打轻一点嘛龙哥！俺当然想
活嘛龙哥！”陈老六心里明白着呢，
张龙要他这样做的目的，分明是逼
他上贼船，跟他一起杀人放火干坏
事恶事！只要他杀了人，留下了把
柄，不想干也得干，想回头也回不
了啦！

“龙哥，你不能收留俺，俺也不
能入你们的伙，俺是个有家有室的
人。放了俺吧龙哥！”陈老六无声
的抽泣起来了。“俺真的不能和你
们一起干龙哥。俺还是一个信教
的人。俺是耶稣教徒，只能做好
事，不能做坏事。俺如果做了坏
事，‘主’是不会饶恕俺的，俺就会
遭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还会殃及
俺的家人。所以，俺是想平平稳稳
过日子的人嘛。放了俺吧龙哥，谢
谢你嘛龙哥！”

“你别老是俺俺俺、龙哥龙哥
的！告诉你，你不想跟我一起干也
得跟我一起干，没有退路。我租用
你的车，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做
的一切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
白。说白了，你就是活档案，留着
你等于留着活口，你说我能放过你
吗？蠢猪！”

陈老六这才彻底明白，自己已
经步入了“死穴”。

陈老六后悔死了。

几个月前的一个夜里，在一处
偏僻的地方，有个人突然拦下他的
出租车，结果上来三人，其中两人身
上的衣服，很是凌乱，而且仿佛有血
污。原来他们是一伙歹徒，抢劫了
人家的钱物。当时他不敢开车，他
吓得要死。可是那几个人，一齐用
枪顶住他的脑袋，逼着他将车狂奔
了几个小时之后才离去。而且，他
们下车时，居然还给了他几千元的
车费，按照计程表计算，整整多出好
几倍呢，这使他感到很意外。这意
外又使他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这类
人，虽然可恶可恨可怕，却又很义
气，只要不惹怒他们，就不会有麻
烦。所以，后来他一直按照歹徒的
恫吓和吩咐，守口如瓶，没有对任何
人言及此事，就连父母、妻子也从未
透露过风声，他怕引来杀身之祸，导
致家庭的不幸。而且，后来这伙人
在风平浪静之后，又多次租用过他
的出租车，每次都给了他多出一倍
或几倍的车费，有时还留他一起吃
饭、住宿。这伙人不是别人，就是张
龙和二狗子一伙人。特别是有一
次，他们租他的出租车，到一个陌生
的地方去绑架一位老板，勒索了人
家 200 万元现金。还不许老板报
警，如果报警就要将他活埋，还叫嚣

要杀他全家。当时 陈老六感到很
内疚，知道自己在为坏人提供服
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规
定，为犯罪嫌疑人提供运输工具的
人也是犯罪。但是，他无法抗拒自
己的恐惧。因此，他一直没有勇气
向公安局报警。

今天晚上，他们租他的车，他毫
无提防地就答应了，一点也没有察
觉到有什么异常。跑了一两个小时
之后，他问到了没有，还有多远，张
龙不吭声，而且路越走越陌生，越不
好走。他偷偷地看了一下时间，已
经是午夜一点多钟了，这才察觉到
情况有些不妙。

“龙哥，这是要去哪哩呢？”他勉
强地问了一声，声音压得很低很谨
慎。

但是，张龙还是不高兴。张龙
浑重地吼了他一句：“多嘴！”。

二狗子也叫他不要多嘴，只管
开车。

陈老六觉得气氛不对劲，就不
敢再作声了。

张龙的脸一直黑着，叫人不寒
而栗。看样子，张龙对他的多嘴与
心存疑虑很不满意，也不放心 ，似
乎怕他不可靠，二三分钟之后，叫
陈老六把车停下来，他自己接过去

开。陈老六愈发感到事情的严重
性，心跳急剧加速！

张龙七弯八拐开了很长一段
时间之后，车就离开了公路，驶上
了 远 山 中 一 条 废 弃 多 年 的 柏 油
路。接着，又驶上了一条极不规则
的土路。土路左边的转弯处，有一
个垮蹋了的泥墙小屋。小屋的地
基部份只有四五平方米的样子，很
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守林人或狩
猎人用来临时落脚的地方。

张龙又开了一段时间，来到一
处茂密的阴森森的四周都是树林
的低洼地。洼地的旁边好像有水
流动的声响，不知是瀑布还是山
泉，天太黑，无法看得清楚。水声
成了人和其它声音一种绝妙的掩
护。这是什么鬼地方呢？陈老六
的心，跳得厉害。但是这个地方，
对张龙来说并不陌生，是张龙在黑
道生涯中分赃、处事、策划的多处
落脚点之一。

“行了，就在这里吧！”张龙的
脸，已是雪上加霜。

张龙像是在下达执行某种特
工任务命令似的说。

陈老六紧张得要命，愈来愈感
到要出事，出大事！因此，他很后
悔，很害怕，也很绝望……

张龙再次催促说：“老六，两条
路就摆在你面前，要么你毙了那个
小崽子，要么我毙了你，看你怎么
说吧？”

听张龙说话时的口气，他已经
没有一点人类的表情了，活脱脱像
一只追咬路人的野狗！

“龙哥，你这是为啥呢？你真
的饶不了俺吗？俺可是为你好
呢！”

“狗日的，不是真的难道还是
假的吗？你看不见吗？你没长眼
吧？”

陈老六长长地嘘了口气之后，
猛然挺起胸膛说：“龙哥，那这样
吧，不要毙这孩子行不行呢？他既
然冒犯了大哥，俺愿意用俺这些年
挣下的两百万元钱，换下他一条小
命好不好呢？算俺帮他陪个礼，给
大哥顺顺气！大哥不就是赌的一
口气嘛？而且，俺对天发誓，所有
事情，守口如瓶，绝不报警。若是
报警，你要了俺全家性命嘛！他还
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可以教育
嘛。俺现在就回家去给龙哥弄
钱。哥，你看行吗？求你留他一条
命吧，哥，龙哥？”

“啪啪！”张龙这下扇了陈老六
两记耳光！他愤然地吼道：“狗日
的，你再乱说，老子连你一起崩，你
信不信？”

张龙用枪敲了敲陈老六的天
灵盖。

陈老六不敢再做声了，把头偏
着，看着远处，远处一片漆黑。实
际上，他在想着如何才能了结此
事。如何才能对的住自己的良心！

果然，陈老六沉默片刻之后，

好像悟到了什么似的，眼珠子突然
火花一闪说：

“龙哥，你实在要逼俺做这种
可怕的事情，那俺就只好听天由命
啦！但俺毙了这小崽子之后，从今
天起，俺就是大哥的人了，一心一
意跟着大哥在黑路上，干活干活地
’啦！”

陈老六说了句日本话。想不
到他在绝望之中，还这么开心。“但
大哥要引着俺，护着俺啊！俺现在
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糊涂啦！”

“我的兄弟我当然要保护，这
是自然道理，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好好好！那俺就一切听大哥
的！”

无可奈何的陈老六终于挺直
腰杆，抖动着双手，接过了张龙递
过来的枪。

但陈老六的手臂，却一直稳不
住。

张龙说：“陈老六，你是怎么搞
的呢！稳住，不要抖动。”

陈老六说：“是是是！龙哥，俺
稳住，俺稳住呢龙哥 .....”

陈老六故意把一句话多说几
遍，而且还没有说完，“砰”的一声
响，子弹飞出去了。

“糟糕！龙哥，你的枪好水呀！
走火啦。打着你了吧龙哥？这可咋
整呢？”陈老六急得快要哭了。

其实这一枪并非意外，完全是
老六故意搞的恶作剧，意在讽刺取
笑张龙！

子弹并没有落在那少年身上，
而是，乖乖的顺着陈老六定位的方
向，落到张龙身上了。

此时此刻，陈老六明白自己犹

如站在悬崖边上，往前跨一步，就
会掉入犯罪的万丈深渊，站到了人
类社会的对立面，他坚决地勒住了
脚步。同时，他本能地意识到自己
迟早要出事，出大事；迟早要死在
张龙手上，或许这边他毙了那少
年，张龙又会立即毙了他。张龙心
狠手辣，作恶多端，犯有多起人命
大案，是警方挂了牌的A级通辑疑
凶，随时都会使人遭遇不测。

不能留下这个恶魔一样的害
群之马！他想。

一股正义之气和求生本能，驱
使陈老六暴发出了博弈的念头。

所以，子弹就乖乖的飞到张龙
身上去了！

古人说得好，窄路相逢，勇者
为胜。张龙莫名其妙的倒了下去，

“你你你……”
“你什么！你还想跟俺单挑吗

龙哥？没门！俺告诉你吧，别看你
是光做坏事不走正道的黑老大，玩
枪，你还嫩着呢！”陈老六看着张
龙，冷冷的笑了一下：“俺玩枪的时
候，你还不知道枪是什么玩意呢！
去吧，快去见阎王吧龙哥！不过这
不能怪俺吧，枪是你硬塞给俺的，
也是你硬要逼俺开枪的。龙哥你
太蠢啦！枪怎么能打好人呢？好
人难道不知道防卫吗？”陈老六再
次冷笑了一下。

“你……狗日的……”张龙竭
力想反抗，可是他运气不好，没有
机会了。子弹像长了眼睛一样，不
偏不倚的落在他的胸口上。

这是陈老六的“神来之笔！”
张龙脸都气歪了，不服气地闭

上了眼睛，走完了罪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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